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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来到欧亚大陆最西边这块神秘的岛屿之前，我对爱尔兰的印象除了三叶草、乔伊斯，就是鼎鼎有名的爱尔兰共和军了。机缘巧合之
下，我选择了这个美丽的国家，而四个月的学习、生活，加深了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和热爱。更宝贵的财富是我在那里认识的一群志同
道合的伙伴，即使现在回到故土已经有3个月了，回想起这时光仍然充满了温馨。								作为一个学习者来到异国，教育模式的差异自然
体会最深，相比于国内动辄一周10门课，爱尔兰的孩子们一周一般上4，5门课，最多不超过6门，课程一周1次，时间不超过1个小
时，这对习惯了动辄90分钟甚至2个多小时的我而言，最初并不是很习惯。然而，短时的课程，额外的阅读材料以及小班化的讨论课，
反而加深了对所学科目的理解，这是国内仅在课上接触课程的学生不能企及的。	但是对我而言，最兴奋的莫过于直接接触西方原汁原味
的古典学课程。作为历史系的学生，我的兴趣始终是西方古典学术，复旦历史系虽然汇集了中国西方古典学界最优秀的几位学者，但是
仍然无法满足一个古典学爱好者的狂热。西方大学古典系是一个独立的学科，里面又细分为希腊系、拉丁系以及希腊罗马文明三个模
块，希腊语、拉丁语也不过是他们的常规课程而已。有些课程或许国能也能选到，比如古罗马史导论以及古代神话，但是罗马史的系统
性以及古代神话的小组讨论形式在国内实属罕见。古罗马史一学期有三位老师授课，一位善于辨析拉丁文手抄本，一位研究古代战争，
另一位则专长于古代晚期。古代神话的小组讨论则要求仿照维基百科，为一位古代神话中的女性角色编写一个词条，将近20人的小组通
力合作，从一片茫然到形成一个体系性的词条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关于希腊化的课程以及拉丁语的学习，希腊化在
国内基本属于绝学，很难找到相关领域的老师，对这一时期的学期为我寻找研究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关于拉丁语则有一段趣
事，最初我修习的是初级拉丁语，导师Helen非常年轻，和我们打成一片，没有一点年长者的架子。当时我对于是否选择中级拉丁语犹
疑不决，Helen很热情的与我通信交流，并且专门抽出时间测试了我的拉丁文水平。我的水平虽然已经超过了初级的水平，但是尚不到
中级，Helen写信表示不建议我选修初级（其实是下逐客令），同时又鼓励我勇敢地选择中级。面临老师的“驱赶”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
中级拉丁语，虽然挑战很大，但是阅读那些语段给我带来了无数的欢乐。我们一起阅读奥维德的选段，感受Polyxena的痛苦；吐槽西
塞罗句法的丧心病狂以及老师的口音也成了我们的一大乐事。在这些课程之外，最让我惊异的是我总能在课堂上、在讨论课上看到许许
多多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们对古典文化的爱以及对知识的热情，使我赞叹不已。										在异国他乡，学习并不仅限于课堂，游学中最重
要的恰恰是游。爱尔兰是我参观的第一个西方国家，爱尔兰的城市是我对西方最为直接的现实经验来源。学校周边街区布满了林林总总
的小房子，感受的是与东方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。或许更让我惊异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学，在来到爱尔兰之前，我从未想到这样一个小国
居然有着这样深厚的文学传统，这种文学传统甚至改变了世界，任何人都应该为对这个国家的不了解而羞愧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除了
乔伊斯，那些耳熟能详的大文豪，比如王尔德、斯威夫特还有萧伯纳都是爱尔兰人。都柏林的文学博物馆虽然小了些，门票钱也贵了
些，但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却使文学传统在这里发生了圣显，赞叹、静默最后通向虔敬，在这里不仅仅是敬仰，甚至是一种宗教般的
感情。										四个月的时光转眼即逝，坐着大巴前往机场的时候着实恋恋不舍，舒服的公寓、独卫和厨房自然值得怀念，回来后恐怕也
再难以享受蓝天以及每日清晨的日出，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那里遇到的人，给美国小哥讲中国的文字演变，和德国小哥分享旅游经验，
和瑞典室友讨论都柏林的学习，和法国、西班牙小姑娘一起被赶出初级拉丁语来挑战中级拉丁语，听UCD认识的学长聊古典系的八
卦，和来自中国的古典学博士吐槽西塞罗等古典作家的句法结构，虽然分别终究无法避免，但是与这些人的接触构成了记忆的美好画
卷，或许最后只能成为Facebook上的点赞之交，不过即使经过数十年，这份回忆想必也是无法忘怀的吧，而我也期待着再一次来到这
片土地的那一天。


